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糟糠之妻 傅爱毛

张彬出生在豫西的一个小山沟里，家境十分贫寒，师范毕业当了教师以

后，情况才稍稍好转了一些，但也只是解决温饱而已，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彻

头彻尾的“无产阶级”。

因了这个缘故，张彬婚姻问题迟迟没有着落，不知不觉间就成“大龄困难

户”。后来，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名叫阿平的姑娘，也是念师范的，而且是大专

毕业，文凭比张彬还高一个档次。姑娘呢也是个好姑娘，又温柔又贤惠又懂得

体贴人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人长得丑了点。身段不苗条，脸蛋也不漂亮。

张彬其人，穷虽则是穷，却是一表人才，而且写得一手出了名的好字。两个人

站在一起，就给人一种“郎才女不貌”的感觉。

张彬为此心里疙疙瘩瘩的，但想到自己的家境和老大不小的年龄就狠狠心

点了头。既然点了头，立马便成了婚。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，阿平就生了个白

白胖胖的大小子，谁见了都喜欢。至此，张彬心里的疙瘩才算是平复下去了。

意想不到的是：随着儿子的到来，张彬的好运也来了。先是被调到县政府

做秘书，后来又到县志办做主任，没过几年，竟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官虽不大，却也算是混出眉目来了。先是把两轮脚踏车换成了四轮小轿车，后

又把住了多年的旧平房换成了漂亮的小洋楼。“接下来该重组内阁，让嫂夫人

换换岗了吧？”朋友们聚在一起时都这样调侃他。“咱老张不是那种人。那种

缺德事咱一辈子也干不来。”

张彬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不但没有让老婆阿平“换岗”，而且

比以往任何时候对阿平都在意。凡是朋友聚会，他总要把阿平带在身边。“男

到三十一枝花，女到三十豆腐渣”，此话一点不假。经过岁月的打磨，张彬更

加风度翩翩、仪表堂堂，本来就不出众的阿平却已毫无风景可言，两个人看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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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更加不般配了。作为女人，阿平深知这一点。因此，她尽量避免同张彬一道

出去应酬，怕在朋友面前丢了丈夫的脸。

去不去呢却是由不得她。张彬每次都一定要带着她，固执到了没有丝毫

通融的地步。以前他还是个平头百姓时，无论到哪里去从来都不肯让阿平随行

的。现在，当了部长，为什么要这样出双入对、如影随形呢？阿平想不明白。

想不明白就干脆不想了。她爱丈夫，不想太违拗丈夫的心意。内心虽是极不情

愿，却还是装作欢欢喜喜的样子跟着。

每一次到了饭桌上，张彬都要郑重其事地端起一杯酒来对大家说：“对不

起，诸位，请允许我先敬我夫人阿平一杯。我张彬在事业上能有今天，阿平功

不可没。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有一条可保证，无论我混到哪一步，绝不跟老婆离

婚。俗话说，贫贱之交不可弃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任凭怎么着，那种抛妻弃友

的缺德事咱老张绝对不干。”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，阿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后来，他这样说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大家便一边称赞他，一

边把目光集中到阿平的脸上。那表情很复杂，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。有几分替

她高兴，也有几分替她庆幸，还有一些别的什么。阿平说不清楚，总之是怪怪

的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阿平的心便紧缩在一起，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或是贪占

了别人的便宜似的，低眉顺目、如坐针毡。张彬则是一脸的神圣和崇高，仿佛

救助了一个贫苦的失学儿童。

有一次，张彬在一家酒楼里大宴宾客，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到场了。

张彬又一次端起酒杯说：“各位同学，各位朋友，请允许我先敬我夫人阿平一

杯。”接下来当然还是“贫贱之交不可弃、糟糠之妻不下堂”那几句。同学和

朋友们也照例是热烈鼓掌、衷心赞叹一番。对此阿平已经习惯了。但这一次阿

平没有像往常习惯的那样红着脸一言不发，而是接过酒杯，大大方方地站起来

说：“各位好，我叫阿平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是人如其名，平平常常，少才无

貌。这些年来，承蒙张彬不弃，我感激不尽。今天，当着诸位的面，我也敬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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彬一杯。饮了这一杯，我们的夫妻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”阿平说完，从皮包

里拿出了早已备好的离婚书，请张彬在上面签字。

张彬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：离婚？她阿平凭什么呢？一个普

通得如同大白菜一般的女人，坐小轿车，住小洋楼，平白无故享受着部长夫人

的待遇，居然要主动提出离婚，她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，便是脑袋进了水。大

家也都极诧异，纷纷道：“嫂夫人，这是怎么说的？老张到底哪一点对不起您

呢？”

阿平平静地说：“我之所以当着大家的面请他签字，就是为了要告诉大

家，他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我，也绝没有坏良心要抛弃我。他绝不是那种缺德

的人。是我不想再跟他过下去。”大家更不解了：“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就

不想过下去呢？”

阿平沉默良久，轻轻说道：“什么也不为，只因为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

‘尊严’。”

军犬黑子 吴若增

那一年，我认识了一位军犬训导员。我问他：最聪明的狗能达到什么程

度？他说：除了不会说话，跟人没有差别。他的回答，令我一怔，随后我说：

你准是搀进了许多感情色彩吧？不！他说。他给我讲述了几个关于狗的故事，

都是他亲身经历的。有几个，我已淡忘了，唯其中的一个，至今记得鲜明。

那是在他们的那个营地，有一条名叫黑子的狗极其聪明。有一天，他们几

个训导员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，决定来测一测黑子的反应能力。他们找来了

十几个人，让这些人站成一排，然后让其中的一位去营房“偷”了一件东西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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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，之后再站到队伍中去。这一切完成了，训导员牵来了黑子，让它找出丢

失的那东西，黑子很快就用嘴把那东西从隐秘处叼了出来。训导员很高兴，用

手拍了拍黑子的脖颈以示嘉奖，之后，他指了指那些人，让黑子把“小偷”找

出来。黑子过去了，这个嗅嗅，那个嗅嗅，没费多少劲就叼住了那个“小偷”

的裤腿将他拉出了队伍。应该说，黑子把这任务完成得极其完满，但训导员却

使劲儿地晃了晃脑袋对黑子说：不！不是他！再去找！黑子大诧异，眼睛里闪

出了迷惑的光，因为它确信自己并没有找错人，可对训导员又充满了一贯的绝

对的信赖。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黑子想。不是他！再去找！训导员坚持。黑

子相信了训导员，又回去找……但它经过了再三的谨慎辨别和辨认，还是把那

人叼了出来。不！不对！训导员再次摇头。再去找！

黑子愈发地迷惑了，只好又走了回去。这次，黑子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嗅辨。

最后，它站在了那个“小偷”的腿边转过头来，望着训导员，意思是——我觉得

就是他……不！不是他！绝对不是他！训导员又吼，且表情严厉起来了。

黑子的自信被击溃了，它相信训导员当然要超过了相信自己。它终于放弃

了那个“小偷”，转而去找别人。可别人……都不对呀？

就在他们那里头，马上找出来！训导员大吼。黑子沮丧极了，在每一个人

的脚边都停那么一会儿，看看这个人像不像小偷，又扭过头去看看训导员的眼

色试图从中寻到一点点什么迹象或什么表示……最后，当它捕捉到了训导员的

眼色在一刹那间的微小的变化时，它把停在身边的那个人叼了出来。

当然，这是错的。

训导员及那些人却哈哈大笑起来，把黑子笑糊涂了。之后，训导员把小偷

叫出来，告诉黑子：你本来找对了，可你错就错在没有坚持……一刹那间，令

训导员和全体在场人意外、惊恐而又悔恨的是，他们看到——当黑子明白了这

是一场骗局之后，它极度痛苦地嗷叫了一声，几大滴热泪流了出来。之后，它

沉沉地垂下了头，一步一步地走开去……

黑子！黑子！你上哪儿去？训导员害怕了，追上去问。

黑子不理他，自顾自往营外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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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子！黑子！对不起！训导员哭了。

但黑子无动于衷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黑子，别生气！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儿呢！训导员扑上去，紧紧地搂住了黑

子，在黑子面前热泪滂沱。

黑子挣脱了训导员的搂抱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营外的一座土岗下，找了个

背风的地方趴下了。

……

此后好几天，黑子不吃不喝，神情萎顿，任训导员怎么哄，也始终不肯原

谅他。

人们这才发现——哪怕是只狗，也是要尊严的！

或者说——它们比人更要尊严！

后来呢，后来是黑子不再信赖它的训导员，甚至不再信赖所有的人。同

时，它的性情也起了极大的变化，不再目光如电，不再奔如疾风，甚至不再虎

视眈眈、威风凛凛……训导队没办法，只好忍痛安排它退役。

……

啊，黑子呀！

光明行 杨轻抒

母亲不知出去干什么了，我一个人独自扶着墙出了家门，门外正下着雨，

雨打在芭蕉上面，嘀嘀嗒嗒地响。

我已经没有心思听那雨打芭蕉的美妙乐音了，因为我再也看不见那丛我亲

手种植的芭蕉了。

以前我从没想过什么叫做黑暗，没有，我抱怨过城市是如此拥挤，天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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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多的灰尘，抱怨过房间是如此窄小，人群中有那么多丑陋的面孔，然而当我

终于看不见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感觉这一切是多么的珍贵！

我从没想过我会在黑暗中度过我的大半生，从没！而今，我无论如何也接

受不了这一切，我独自走进了雨中。

我不想提到那个叫“死”的汉字，但我绝不认为这样活着有任何意义。如

果这时有一辆车向我撞来，如果身旁的建筑物突然倒下来，如果我一脚踏进了

深渊，我会坦然接受的，我会！

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我只听到了汽车紧急的刹车声和司机的惊呼声，听到前面迅速移动重物的

声音，听到人群急急走过的声音——我竟然畅通无阻地在城市的雨中行走，雨

中的城市第一次变得这样宽广。

然后，我听到了一声狗叫，一种友善的，我能想象出的一种乖乖巧巧的狗

的叫声。

头顶的雨突然停了。

走开！我咆啸，我不需要同情，我不需要可怜！

我使劲地挥动手臂，要甩开身边的一切，但我无论怎样努力，始终甩不掉

那把罩在我头顶的雨伞。

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。

能陪我走一程吗？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软软的，柔柔的。

我不做声。

能陪我走一程吗？我……害怕。

女孩把手伸过来，拉住我的手。阿明——女孩叫一声，我听见小狗汪汪地

叫着跑过来，围着我转圈，然后伸出舌头舔我的脚。

女孩牵着我的手。

我们在雨中走，雨打在伞外淅淅沥沥地响。女孩的手热乎乎的，天地间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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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，只有雨，沙沙的雨落在身前与身后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

女孩问，你的眼是谁治的？

我说出了医生的名字。

原来你就是我叔叔的那个病人！女孩有些惊喜地说，我叔叔没说过你的眼

睛绝对不能治好吧？

……没有。

对了，女孩高兴地说，我叔叔说了，你的眼睛能治好，他还说，治好你的

眼睛将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手术之一。

真的？我还是有些怀疑，因为母亲无意中说过，我的眼睛治愈率只有百分

之二十五，也就是说，失败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。

真的，女孩说，不骗你！

女孩把我的手拉到她的头上，她的头发湿漉漉的，女孩有一肩长发。

你……

我只有一把伞，遮了你当然没法遮我了。

谢谢！我低声说。

女孩轻轻地笑起来。我会拉二胡，喜欢听吗？

我说我喜欢。

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听见女孩试了一下弓，顿一下，一种激越的欢快

的音符突然跳跃而出。

是刘天华的著名二胡曲《光明行》！

女孩拉得真好！我曾经多次听过二胡曲《光明行》，但我从来没像今天这

样感到过有一大片的光明水一样猛然落满我的头上、肩上，沐浴着我的身心。

看到阳光了吗？女孩轻声说，你一定会看到光明的！

我久久地不想说话。



�

中
国
微
型
小
说
百
年
经
典

你眼睛好了以后，想送我点什么呢？女孩问。

你喜欢什么？

我喜欢栀子花，小时候院子里有好多的栀子花，洁白的，像阳光一样的灿

烂光明！

我送你栀子花。

不准骗我！

不骗！

手术很成功，百分之二十五的奇迹实现了！医生感慨地说，这么坚强自信

的病人不多见呢！

我没有时间去理会医生的感慨，拆线那天，我跑到城外的农家院里，折了

一大捧栀子花，我要去找那个喜欢栀子花的女孩。

然而，当我认定我已经走到了我曾经和女孩待过的地方时，我才发现在我

面前没有什么房子，有的只是一片满是砖头瓦块长了青草的废墟。

我问一个男人，这儿曾经有间小屋，有个会拉二胡的女孩吗？

那男人怪怪地看我，你没看见这儿是一片废墟吗？

我想，是不是我走错了地方？于是我重新回到起点，闭了眼，凭着感觉

走，走到了，睁眼，仍是那片废墟！

我见人就问，这儿曾有个会拉二胡带条叫阿明的小狗的女孩吗？

有人想了半天，哦了一声，说，你是问那个卖艺的瞎女孩吗？她早走了，

不知上哪儿了。是牵条小狗背把二胡——她曾经在这儿搭过一个临时的棚。

一个瞎女孩？

一个卖艺的女孩？

我说，她叔叔是眼科医生呢！

那人说，哪有这事！她只是个卖艺的女孩，胸前常戴朵栀子花。

是这样！我发疯似的跑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我见人就问，看见一个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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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戴朵栀子花会拉二胡的女孩了吗？所有的人都冲我摇头。

我跑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，那么多的人呢，那么多的人中没有那个长头发

的牵着一条叫阿明的小狗的女孩，有的只是大块大块的阳光在那个清晨猛然倾

泻下来，把一座城市，把所有的人都淹没在了厚厚的阳光中。我呆了。

我把手中的栀子花抛起来，城市的天空中顿时飘满了洁白的栀子花，那一

瓣瓣洁白的花像一个个梦，像一瓣瓣梦一样的阳光，像一瓣瓣阳光一样的音符

随风飘荡……

阳光，真香！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，他们在寻找那些很香很香的光明呢！

我泪流满面。

疼痛银行 谢丰荣

“听人介绍，你们这儿有一家疼痛银行？”

“你看不见那块大大的招牌吗？”小姐居然很傲慢。这也难怪，全世界只

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

他试探着问：“听说你们可以将疼痛转移？”

“疼痛银行有两种主要业务：第一种，你可以将疼痛储蓄起来，像存款

一样，然后在你认为最合适的时候取走，零存整取、整存零取都行，当然你会

为此付出一大笔费用，而且你必须在生前全部取走，否则会强制你的亲人承

担；第二种，你可以将你的疼痛像转账一样转移给另一个人，前提是他乐意接

受。”小姐像背台词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。

他正想问怎么转移，这时窗口来了两个人，其中的大个子不客气地挤了他

一下，趴到窗台上，大声说：“我办理转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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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姐瞟了大个子一眼，嘴角一乐：“好的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先生你是第三

次过来办理这种业务了。”

“我有钱啊。”大个子拍拍自己的腰包，“你们这银行开得不赖，前几天

我胃疼得不行，过来办了一个转账业务，咦，真是神了，现在十瓶八瓶啤酒喝

下去，这胃也不疼了！”

“可另一个人会疼。”小姐打断他的话，“先生，我们已经收到接受你

胃疼的那位先生的投诉。你要知道，你一喝多，他就又吐又泻，胃疼得特别难

受，你不要违反双方签订的协议。”

“那是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”大个子知道自己理亏。

小姐问：“请问先生这次需要办理哪一项疼痛转移？”

“嗨，跟小姐你还不太好说，我这人什么都不怕……就怕回家挨老婆拳

脚，嘿嘿，所以……”

小姐轻蔑地看了大个子一眼，目光转向其身后的人，那是一个农村少年，

老实巴交的样子，衣着朴实，看来急着用钱。

“好吧，先让我将协议念给你们听听，考虑好了，就在上面签字，然后就

一起去那边的转账中心。”小姐打印出一份协议书：兹有甲方ＸＸＸ，乙方Ｘ

Ｘ，甲方愿出人民币两万元整，将其妻子打骂造成的一切痛苦转移给乙方。乙

方收取此款后，应承受上述痛苦。注意事项：甲方不能故意制造痛苦让乙方承

受，一旦发现，乙方可到本行投诉，甚至提出中止协议。

他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，那个农村来的少年，手轻轻颤抖着，像下了很大

决心才咬牙签了字。

“你是来干什么的？”小姐目送两人去了“转账中心”，转头问他。

“我也想办转账业务。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经过多年的打拼才有了现

在的幸福生活。可最近我查出自己患了绝症，我母亲也是多年积郁成疾，精神

一直不好，而且还有心脏病，经常胸闷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……我听说了你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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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银行，就想趁病还没到晚期，将我母亲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。这样，也能

尽一份孝心，让母亲安度晚年。”说完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办好手续，他回家了，他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开口。母亲也一副神色不

安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。他终于先开口了：“妈，城西路新开了一

家医院，治疗设备非常先进，要不明天我陪您去看看，我自己也顺便检查检

查。”他知道母亲不识字，他没有说实话，怕母亲不同意。

母亲什么也没问，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，母子俩一起走进了那家疼痛银行。

业务窗口的小姐热情地招呼他们：“先生来了，老人家，您也来了，请往

那边去。”母子俩一起走进了“转账中心”。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，在暗红

而模糊的光影中，几个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。

转移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躺在工作台上，心里默默祈祷：“妈，祝您老人

家身体健康！”

突然，他一身轻松，像脱胎换骨一般。他起身去看母亲，却见她倒在工作

台上，人事不省。

他不解，他惊叫，他扑向母亲。他愤怒地吼叫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答应了你母亲的，要替她保守秘密。其实你母亲先于你来这

儿办了转账手续，要我们将你的病痛全部转移到她的身上。”工作人员沉痛地

说。

遭遇男子汉 刘建超

叶子从昏昏沉沉中醒来。蒙眬的睡眼看到了草棚的屋顶，沿屋顶移动下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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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堵模模糊糊的墙。墙似乎动了一下，叶子清醒了，那面墙竟是一个男人宽

厚的背。叶子吃了一惊，想支撑起身子，又力不从心。男人听到声响，转过身

关切地说，你醒了，好点没？叶子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籁传来，这是哪？我

怎么在这？男人搓着一双粗壮的大手，你是累过头饿过头了。五里外林子旁，

你躺在河边，我把你抱回来的。抱回来的？叶子抬手拉拉薄短的衣裙。男人有

些慌乱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是这样把你托回来的。男人伸出双臂做个姿势。男人

怕她不信，又说，你们城里女人轻得跟小鸟似的。不像俺女人，瓷实着呢。叶

子轻轻笑了一下，大嫂呢？男人说，她去套野兔。你虚，得补。俺女人套野兔

的手法巧着哩。

叶子挪出草屋，阳光很亲切，很温和。绿树映衬的草屋，蓝天白云下的

小溪，悦耳怡心的鸟鸣，叶子似乎进入了童话世界。真美呵。男人小心地跟着

叶子，生活多有意思，年纪轻轻的，千万别往绝处想。叶子转过脸仔细看着身

边的男人，宽宽的脸，浓浓的眉，厚厚的嘴唇，壮实的臂膀，胸前两块隆起

的肌肉似女人的胸脯，胸脯至小腹连着密密麻麻的黑毛。胸脯上长毛，叶子

只是在电影电视中的黑社会老大和洋鬼子身上见过。虽然觉得野蛮，却充满阳

刚之气。叶子想起自己接触过的几个男友，要么白净单薄连拥抱的感觉都苍白

无味，要么未老先发福，挺着个大肚子一副酒囊饭袋的样。叶子闭上眼睛，想

象被毛茸茸的胸脯拥抱着的感觉，不禁红了脸。叶子捋捋秀发，你以为我会寻

短见？男人说，俺两口子承包这山林已十年了，遇到这事也有过一两回，出点

啥事麻烦着哩。叶子笑了，没出啥事也给你添麻烦。男人咧开厚厚嘴唇，不麻

烦，不麻烦。

男人的女人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两只欢蹦乱跳的野兔。女人不漂亮，却很端

正，身材是那种让人喜欢的丰满。叶子记起一句话，好男一身毛好女一身膘，

没想让偏僻山林里的一对男女占全。男人对女人说，花花，快拾掇饭吧，城里

大姐饿着哩。叫花花的女人应了一声，麻利地系上围裙走进厨房。男人说，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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